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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来马琢道是近代日本佛教界著名人士，其毕生致力于宗政及宗教学的振兴。在日本“废佛毁释”的浪潮

中，来马意图寻求日本佛教之出路，于1913年来华巡访苏浙一带，留存游记《苏浙见闻录》。游记重点

记述了苏浙寺院巡礼，并对中国的卫生生活、民俗风情、国民性格等亦有详细记述，中国呈现出日益衰

败的现实。来马虽并非日本国公费派遣，但在帝国主义事业的影响下，其对国家有着极为强烈的自发性

使命感，对中国的观察与认识终究无法摆脱意识形态与民族利益的狭隘。通过对日本代表性的佛教人物

的分析，可以管窥其时日本人认识中国路径的一个侧面，对把握当时的中国亦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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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uruma Takudou is a famous figure in modern Japanese Buddhist circles. He devoted his life to 
the revitalization of religious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he wave of “abolishing Buddhism and de-
stroying Buddhism” in Japan, Kuruma intended to find a way out for Japanese Buddhism. In 1913, 
he visited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in China, and retained the travel notes Notes on the Ex-
perience of Jiangsu and Zhejiang. Travel notes focus on the temple tour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and also describe in detail China’s sanitary life, folk customs, national character,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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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s showing the declining reality. Although Kuruma was not sent by Japan at public expens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mperialism, he had a strong sense of spontaneous mission to the country, 
and his observ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China could not get rid of the narrowness of ideology 
and national interest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presentative Buddhist figures in Japan, we 
can have a glimpse of one side of the Japanese way of knowing China at that time, which is also of 
certain historical value for grasping China at tha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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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明治、大正至昭和时代前期为止，大批日本人怀着各种目的涌入中国，并以游记的方式记录下了

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张明杰根据撰写者身份将来华日本人概分为八大类：官僚或政治家；学者及记者、

编辑；作家或艺术家；教习及留学人员；军人或所谓大陆浪人；实业家或商人；宗教界人士；儒学者及

民间人士[1]。 
管见所及，国内研究多聚焦于汉学家、作家等，而对宗教界人士的游记关注甚少，相关资料的阙如

或不足是导致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本文挖掘并立足于新史料——来马琢道的《苏浙见闻录》(1913，以

下简称《见闻录》)展开研究。《见闻录》对苏浙地区佛迹胜地有详细记述，并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

会生活、民俗风情等，是一部管窥中国佛教现状的重要史料，也是了解其时苏浙地区现状的一方绝好材

料。 

2. 中国之行及成书 

来马琢道(1877~1964)跨越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是日本佛教界著名人士。1900 年晋升浅草

曹洞宗万隆寺住持，历任曹洞宗宗会议长、宗务院教学部长、庶务部长、顾问等宗内重要职位，并担任

日朝亲善协会会长、日本传教青年传道会干事等，晚年任大本善永平寺(曹洞宗本山、曹洞宗传法中心)
西堂一职。其毕生致力于宗政及宗教学的振兴，著有《曹洞宗全书》《禅门宝鉴》《各宗高僧传》等。

来马曾于 1913 年巡访中国江浙一带的寺庙古迹，《见闻录》便是其此次赴华考察之记录。 
1913 年，正是清朝灭亡，中国刚刚迈入北洋政府统治的初期，仍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而与此同时，

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在经济上取得长足发展，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政策奏效，国力日渐强盛，开

始效仿西方列强，实行侵略扩张政策。日本积极开发到中国的海陆交通，此外铁路、邮电、航空亦空前

发展，大大促进了旅游业，为各阶层来华提供了物质基础与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宗教界人士，来马来华与当时日本的佛教境遇密切相关。明治初期日本政府打

着“祭政一致”的旗号实施神道国教化、神佛分离政策，将神道作为国教。此后，社会上推波助澜，“废

佛毁释”流行一时。日本著名佛教学者辻善之助指出，因为“废佛毁释”，造成了“寺院财产丧失，领

地被没收，檀家制度被破坏，佛像等圣物被损坏”[2]。为维护自身的生存，同时也为了适应明治时期对

佛教的高压政策，日本佛教界主动与政府政策相呼应，走出国门，名为海外传教，实则是响应政府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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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外扩张政策。1870 年代日本净土真宗的东本愿寺在上海开设别院即是显著例子。佛教与政治势力结

合的势头至明治时期结束的 1912 年达到顶峰。是年 2 月，佛教决议：“吾等要发挥各教教义，扶助皇运，

谋求国民道德的逐步振兴”[3]，表明了忠实于绝对主义天皇制立宪政体下的政治权利的基本立场。 
1913 年 3 月 12 日来马开启了其游华之旅。此行的目的是“考察中国，从宗教家的立场出发，探索

中国的价值所在”[4] (笔者译，下同)，其中重中之重则是巡礼天童寺。他感慨：“与中国通航以来的数

十年间，像我这般缺乏时间与素养的人，竟有向国人汇报一衣带水的邻国之机遇，这岂不是日本宗教界

的耻辱？”[4]一行人乘坐日本邮船公司的宫崎丸从横滨出发，同行有画家神木鸥津和自慰庵来马道雄大

师。15 日驶离神户港，16 日至马关，17 日至门司，19 日上午约 9 时抵达上海。之后依次巡访上海、杭

州、苏州、镇江、南京、宁波的寺院及名胜古迹，最后又返回到上海，于 4 月 13 日乘坐佐渡丸离开中国，

15 日清晨到达门司港，17 日抵达神户，20 日抵达四日市，21 日进入横滨，历时 43 日。 
《见闻录》由《苏浙巡访谈》《天童育王及普陀参拜谈》《苏浙巡访一日一信》《参观余谈》等组

成。《苏浙巡访一日一信》是日记体，游华期间每日书信一封，发送给日本京都日刊《中外日报》并连

载；其他绝大部分内容应佛教青年传道协会、上宫教会、曹洞宗大学之邀做了演讲。因此，《见闻录》

无疑为当时的日本人了解中国提供了一扇视窗。此外，书中附有大量写真和插图，涵盖山川景物、古寺

遗迹、市镇建筑、人物写真等，保存了珍贵的历史遗存，并在查阅大量书籍的基础上制作了苏浙各地的

平面缩略图。因此，本书不仅是一本旅游指南，亦是珍贵史料，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3. 苏浙寺庙巡礼 

《见闻录》的着眼点并不在山水名胜，而重在对佛教遗迹的考察、研究，作者也呼吁后来的有志之

士来华做进一步详实的考察。中日佛教交流源远流长，“日本的佛教要追溯至一千几百年前，至少甚至

三四百年前，其根本的观念都源自中国……尤其是我所属的禅宗与其他宗教不同，基本上是原封不动地

移植了中国禅宗。”[4]以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遣唐僧、遣宋僧、遣元僧等为代表的中日佛教间的友好

交往，最能说明古代日本学习中国的这一史实。来马“希望亲自去中国视察，面见当地高僧，朝圣寺院

古迹，搜集研究资料的夙愿由来已久”[4]。 
据《见闻录》所载，来马此行巡访的寺院约计四十所左右，涉及上海、杭州、苏州、镇江、南京、

宁波，含括灵隐山、三天竺、净慈寺、慧日峰、雷峰塔、寒山寺、虎丘、报恩寺、北寺塔、瑞光寺、灵

谷寺、毗卢寺、报恩寺、招宝山、普陀山、天童山、育王山等。对于每座寺院的伽蓝诸堂、历史沿革、

著名高僧、历史典故、现状等一一道来，记录详实。 
对于日本佛教学习者而言，特别是宋朝以后的佛教学习者，在听到杭州或西湖时，便会按捺不住朝

圣的渴望。来马游览了西湖附近的雷峰塔、净慈寺等，发现建于吴越时期的历史悠久者甚多，但如今只

是遗迹，均为清朝重建已然无法满足访古游客的渴望。昔日得朝廷悉心保护的净慈寺原本庙宇恢弘，如

今仅存一栋正殿及道路的台阶，佛像破败不堪。作者在寺内欲图考证“如净禅师墓塔”，但寺内僧人对

此含混不知，令作者不免对寺僧的素养产生怀疑。西湖周边的虎跑寺、圣果寺、广化寺等亦或建或毁，

或于倭寇之乱中被焚，旧迹难寻，衰败不堪。 
而说到南京，自古其名便已传至日本，“南朝四百八十寺”更是勾起作者深深的怀想。但眼前的南

京，由于被太平军占据了十三年，且战乱不断，已然繁华不再，当地寺院也未受到悉心保护。最令人痛

惜的则是报恩寺，曾号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琉璃塔因太平天国运动而损毁殆尽，现今只剩塔顶的露盘

铸件置于池边。来马不得不感慨南京“似乎只是给人提供怀古的素材罢了，总觉得与预期相去甚远”。

这不免与芥川龙之介、内藤湖南等怀着美好的憧憬与幻想来到江南，却被眼前颓败的现实所击倒的描写

产生互文性的效果，可以说这是近代日本人看中国的一种共通的心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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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寺院中，来马对宁波的天童山、普陀山的描述颇为浓墨重彩，因此书中另立《天童育王及普

陀参拜谈》。参拜天童寺是来马的夙愿。这不得不提天童寺与日本佛教间的渊源。历代来天童寺参修的

日僧达 32 人之多，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宋代的荣西、道元，以及明代的雪舟。其中，道元禅师是来马所属

的曹洞宗的开山祖师，曾拜天童寺方丈如净座下，修习曹洞宗禅法。随侍三年后，回到日本主持修建永

平寺，永平寺从此成为日本曹洞宗的传法中心，天童寺遂被奉为日本曹洞宗的祖庭。来马尊崇道元禅师

可从其著作《道元禅师支那游历史迹》《道元禅师传的新研究》《道元禅师的一生》中窥见一斑。如此

一来，其此行的首要目的——天童寺巡礼，便在情理之中。为朝圣天童寺，来马特地准备了三台相机，

并穿上了颇有仪式感的白衣，尽表虔诚之意。来马对于天童寺的外景如是描写：“天王殿没有顶棚，建

筑恢弘，面阔十几间，纵深十间有余，后方是佛殿，从天王殿拾级而上，十级台阶处是宏伟的殿宇，面

阔二十间，种植着两株大松树，枝繁叶茂，愈显堂宇庄严。”[4]“尤其是屋顶没有屋脊，直接瓦葺，十

分特别。如此宏大之伽蓝，既无屋脊也无兽头瓦，建筑方法真是不同寻常！法堂正面未供奉佛像，保留

着演法堂的原型。”“伽蓝恢弘，佛像、法器亦与之相配，着实宏大。”[4]可见，对于天童，来马偏向

积极正面的评价。来马对天童寺的现任住持净心大师也有细致描写。“年约五十有余，看上去举止、见

识不凡，能堪大任。即便笔谈，回复也颇为敏捷。来马拿出日文书籍，他光看汉字便能领悟意思，且精

通古文。”[4] 
但令人遗憾的是，历史上或遭受巨大山洪的侵袭，或因法难，或因当时政府的指示，被剥夺保护，

加上火灾、倭寇之乱，几多沧桑、几多变迁。因此，来马一行未在天童寺觅得道元禅师之遗迹。不由得

伫立天童，怀古抚今，泪水潸然。 
普陀山亦与日本颇有渊源。据日本《元亨释书》第十六卷中记载：传说日本僧人惠锷从北方五台山

得观音灵像欲带回日本，从宁波乘船途径普陀岛时船忽然停滞无法前进，遂将各种物件丢至陆上或抛进

海里，然而，船仍纹丝不动。最终，惠锷法师将观音像搬上此岛，船又能如常开动了。惠锷法师认为这

必定是观世音菩萨想留在此地之故，遂奉此岛为观音灵地。遗憾的是普陀山屡遭日本倭寇侵袭，全数化

为灰烬。来马一行未在此处觅得惠锷遗迹，也未能拜谒其灵像。来马不禁痛感“可以说开山的是日本人，

将之付之一炬的也是日本人”[4]。 
总体而言，来马心怀憧憬寻觅中华遗迹，但所见多是破败颓废、衰弱不堪的佛教现实。此外，因为

革命事件，官员征用寺院或没收寺院财产，以致大部分寺院不堪重负，令作者倍生遗憾；寺院内窃贼之

多令作者瞠目结舌，对书漠不关心、不读教义经典的愚僧及乞僧也不得不令作者唏嘘不已。尤其是堂堂

的普陀山方丈在款待来马一行的餐桌上揩鼻涕、抠鼻屎、掸鼻涕的举止令来马食欲大减这一事实，也成

为一种隐喻，指涉了“憧憬”、“幻想”中的中国佛教在“颓败”的“现实”面前的坍塌。 

4. 来马所见中国之其他 

《见闻录》除关注佛教古迹外，对苏浙一带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民俗风情、国民性格等亦多有

涉及，展现了清末民初新旧交替时期的中国实况。 
文中对中国的度量衡问题有详细记述：“十枚十钱(即一角)银币并非一元，而是一圆，一圆十三钱或

十五钱才相当于大洋一元。买六十钱的东西，拿出一元银币，会找五十几钱的零钱；买一元的东西拿出

十枚十钱的银币尚不足够，类似这样，大银币叫大洋，小银币叫小洋，买东西时务必要留意‘这是大洋

五十钱，还是小洋五十钱？’因此，倘若请人垫付的话，之后结算时特别费事，相较于买东西，结账更

耗费时间。这种滑稽的事情经常上演，令人头疼。”[4]每一种货币都承载着中国的发展历程，在政权更

迭频繁的时代，货币也呈现多元化特征。 
除上文所说的佛教衰退外，中国画道也逐渐走向没落。文中借画家神木鸥津的言论，对中日两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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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没落之势的相异点进行了分析。中国注重物质、经济，贱卖珍品或注重大家画作，而忽视不知名的佳

作；日本则盲目崇信名人鉴赏，即便该名人不是画道专家，也为其点评马首是瞻，由是导致画道衰落。

此外来马对中国人为了眼前小利，舍旧弃新，对文物、古董不加珍惜的事实进行了猛烈批判，并深感惋

惜。 
对于交通工具的关心，可谓是旅行者特有的嗜好。文章屡屡提及火车、马车、轮船、房船、轿子。

镇江开往南京的火车尤为奢华，由英国人所设计，里面的头等车厢装潢精美、服务周全，提供英语、日

语服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人所乘坐的三等车室，尤其是依靠苦力步行的轿子，这体现了中国

人与西方人不平等的境遇。这一点在上海的城内外体现得淋漓尽致，城内如百花园，干净整洁，城外却

臭秽不堪。来马等人看到这一幕后深感日本不能像中国般沦为西方的殖民地，要发愤图强，抵抗西方的

入侵。 
来马在“考察中国的困难”部分，列出了考察中国的三大困难。一是中国地名变迁之频繁，二是大

件行李的搬运与水，三是中国人的卫生问题。对于中国不洁的指摘，来马并非日本第一人，这在内藤湖

南、芥川龙之介等笔下亦有互文性书写。最令作者诧异的是中国的露天厕所。文中所描绘的厕所，类似

日本的檐廊，前置一根粗木材，从中开出直径一尺五寸左右的半月形洞穴，两手抓住木材，两腿蹲在木

材上，如此朝后大小便，下方埋着一个直径五、六尺的大缸。此外中国国名、地名、寺名的种种变迁带

来的研究不便，由此而引发来马对中国统一的担忧。“语言是最基础的，但同为中国人却使用英语或日

语交流，理论上虽说是同一个国家，但实际上却难以认同。……但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旧国，且该国人民

之间语言不通，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削弱国家组织的观念。”[4]面对中国国民的人心不统一，不由得替中

国担心起来“中国人有真心打仗的能力吗？有真心议论国家问题的能力吗？有真心振兴国家的意愿吗？

真是令人怀疑……总之，中国的境遇令人同情。但是，在其尚未觉醒之时，其他国家是否会放任不管，

我不知道。”[4]进而透漏出由日本引领中国的野心来。 
相较于蔑华论一派，来马更希望日本人对中国抱有同情之心，避免西洋人居高临下的傲慢之态。“一

言以蔽之，中国比日本落后约三十年，中国正在日本曾经的道路上，龃龉前行。”作者坚信中国国民只

要接受教育，可以取得跟日本同样的进步。因此日本人应当肩负起引导中国的责任。读者可以窥见来马

的“情意恳切”，“勿把中国人当傻瓜，我们的事业才会顺利开展，这是我的肺腑之言”，“我们当正

当地解释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了解中国的国家。”[4] 
准确地说，来马的主张属于“兴亚论”一派。即主张为了抵御欧美列强的侵略，亚洲各民族应以日

本为盟主团结起来。这与日本近代史上的“脱亚论”、“侵略论”虽有不同，但共同点是日本因文明开

化而自负，对于其周围的“未开”“半开”的各国显示了优越感，欲图侵略的本质并未改变。对于在欧

美列强的攻势面前日益虚弱的邻国深感不安，既想与西方列强共同瓜分近邻，又欲与近邻协同抑制西方

的扩张，特别是深受汉学熏陶、自觉到自己的精神支柱有赖于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当政者、学者和宗教界

人士，则更多地倾向于主动接近中国[5]。因此，来马此行虽并非日本国公派，但在帝国主义事业影响下，

其对国家有着极为强烈的自发性使命感，对中国的观察与认识终究无法摆脱意识形态与民族利益的狭隘。 

5. 结语 

通过对日本代表性的佛教人物的分析，可以管窥其时日本人认识中国路径的一个侧面。来马琢道作

为一介禅僧，对中国古代佛教文化深怀憧憬，但面对破败不堪的伽蓝，荡然无存的遗迹，无学无识的僧

侣，中国的神圣地位轰然倒塌。为日本前来中国寻求布教机会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上的可能。而其所见中

国语言不统一，环境卫生差，画道衰落，国民素质低下等为日本引领中国的野心提供了借口。对中国古

老文化的憧憬与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现实的批判同时出现在其游记中，因而游记所反映的中国观是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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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矛盾的。这是近现代日本人来华旅行时的普遍心理和共同感受，是近现代中日国力逆转后的必

然现象。即便是宗教者，也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政治意识色彩与狭隘的民族主义。 
不过，今天我们也应该在了解当时历史背景的前提下，辩证地看待这些文献，在批判的同时，还应

积极加以利用。在内忧外患交织、局势动荡不安的民国初期，我国寺庙史迹、文物等没有得到妥善保护，

且多惨遭破坏，甚至有的荡然无存，这为今天的遗产保护提供了警醒。当然，近代日本僧侣无论初衷如

何，其涉华调查及其文献，都与日本对外扩张的基本国策有关联，这一点需要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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